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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我在路上散步，远远望去，东方青黑
色的天边，就像一座黛色山峦，朦朦胧胧的黄海
路门面楼，犹如镶嵌在山脚下，使平原的小城充
满山城的韵味，俨然一幅拂晓前宁静祥和的生
活油画。

画中，天上稀疏的星星，没有月亮的相伴，没
有清风相约，东一颗西一颗地闪烁着微弱的白
光。虽不强烈，倒也温柔地为早行的人们带来朝
晖似的光明，轻轻地奏响夏日城市的小晨曲。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被墨客
们写过多次的蝉，早早起床，站在路边的梧桐
树上，“知了，知了”地叫了两声，生怕吵醒人们，
很识趣地躲进树叶中，畅饮甘露，唱响夏天的
黎明。

门面房的卷帘门“哗啦”一声从里面被打
开。一位年轻妇女戴着太阳帽，门灯把粉红色的
防晒衣照得很鲜艳。她背着一只包，推出一辆电
动三轮车。车上的红色塑料盆里也“哗啦”地回
应了一声，像是鱼在翻腾，尾巴摆出的水花，溅起
满地的涟漪。她放下卷帘门，一条小花狗趁卷帘
门还未落地的瞬间，钻了出来，摇着尾巴，头在她
的裤脚上蹭了两下。她脚挨了它一下，“去，家
去。”骑着电动车向着菜场而去。小花狗跟在后
面追了一阵，望着远去的电动车背影，站下望望，
又朝前跑了几步，转头消失在晨曦里。

卖菜的大爷戴着斗笠，推着一筐“夏天”，明
显是带着露水摘的青货。褂子的袖头上还有水
渍，脚上黏着黄泥。筐里装着的长豆角已捆成小
膀子粗、一顺头码在一起。四季梅豆角还带着水
灵灵的叶子，看上去很舒服。青椒绿油油地散放
在纸箱里。黄瓜、丝瓜躺在一起陪着番茄，静静
地等待着客人。大爷走到我旁边说：“家里长的，
才摘的，没有上农药，带一把豆角回去，3块钱，省
得再朝街上跑。”我笑着说：“家里楼顶菜园里也
长的。”他告诉我：“土地流转后，剩二三分地，种
的瓜果葫芦菜，因为上的是菜籽饼肥料，没有用
农药，还比别人少卖几角钱一斤，每次到街上卖
得很快，没有剩货。”

路边的大婶穿着黄马甲，岁月的风霜在脸上
刻满沟沟壑壑。她捋了捋脸上的头发，挥舞着
用红色塑料扎绳缠起来的扫帚，轻盈地扫着路
面，扫到旮旯处，低头弯腰，用垃圾夹夹起垃圾，
朝电动垃圾车一扔。一扫帚，两扫帚，一直不停
地向前扫。扫到行人处，她停下来，怕扬起的灰
尘落到行人身上。待行人走过去，又刷刷地扫
起来，脸上的汗水洗净了街道的卫生，手中的扫
帚扫出了城市文明。

太阳已经露出了半边脸，她从车上搬下一只
塑料凳，从座位下面的布袋里拿出两只塑料饭
盒，一盒是粥，一盒是装着两块碗口大的饼，摆在
面前的凳子上。她咬开一小袋榨菜，坐在人行道
的路牙上，喝着米粥，吃着饼，就着榨菜，头上亮
晶晶的汗珠在晨光中闪亮。

鱼尾巴摆出的水花声，蔬菜的叫卖声，扫帚
落地的唰唰声……声声都是小城生活的交响曲，
而把交响曲演奏得丰富多彩的人，则是为幸福烟
火气“加油添薪”的劳动者。

六月伏天，太阳火辣辣的，空气中热浪蒸
腾。我在午后踱到射阳河边望海亭，一树香樟
的绿荫覆盖亭子，我坐于亭内小憩。倏然，一
只蝉突然开嗓，“知了，知了……”接着，在我看
不见的河畔树林气浪里，千万只蝉一起鸣叫：

“知了，知了……”
人们把蝉的语言翻译成“知了，知了”，说会

叫的都是雄蝉，雌蝉不叫，雄蝉鸣唱是在求偶，
但为什么一只雄蝉鸣叫，所有雄蝉都跟风，难不
成一起求偶，想想都觉得有趣。由此，蝉给汉语
言创造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个成语。

我听蝉的鸣声更像“哇呜—哇呜……”仿佛
在说“我热，我热……”

一只蝉的嗓门已经很大了，聒噪，更不要说
无数只蝉的“哇呜哇呜”大合唱。走在林荫中
时，我偶尔会看到一只蝉在树干上爬行，更多的
蝉是隐身者，但只要听见一声“哇呜”，整个河畔
树林，甚至更远的地方，千万只蝉立即应和，毫
不迟疑，不遗余力，这也叫同频共振，志同道
合。人们从蝉身上学到，为了共同理想奋斗的
人，常常建立一个组织，围绕一个中心前行。

立秋过后，我来到护城河边的林中小径散
步，但此时已听不到高处蝉的大合唱，只闻伏在
人间低处的蟋蟀在弹奏低音。百度一下科学知
识，原来蝉在夏天正午鸣叫得最厉害，当温度降
到24℃以下时就停止鸣叫。我生活的地方为
淮河以东黄海之滨，秋冬季节寒凉来得早，因而
鸣蝉很快销声匿迹了。

其实蝉的一生很不容易，经历卵、幼虫和成
虫三大阶段。成熟的雄蝉与雌蝉在夏天交配，
产下卵。从卵开始，长成幼虫，幼虫生活在树下
的泥土中，大约生长一两年时间，才会在夏至
后，于空气湿润的夜晚从泥土中爬出来。刚出
土的幼虫身体嫩嫩的，然后飞到树上生活，幼虫
还想继续生长，但包裹着肉身的壳限制了皮肉
的生长。不得已，幼虫经过一番挣扎，在树上把
壳慢慢蜕下来，变成成虫。这就是真正的蝉，成
语“金蝉脱壳”诞生。

脱壳金蝉，一鸣惊人，继而在
树上鸣唱，呼朋引伴，同声相应，同
气相求。雄蝉吸引雌蝉来交配产
卵，开启下一个生命轮回。当下一

个夏天，蝉的后代们又开始
在树上热烈欢唱。

蝉的一生像极了人的
成长，人也要向蝉学习，学
习它的抱团精神。我们还
要向它学习，生命来之不
易，活着就要热烈，奔放，
喧响。

我家在一楼，厨房窗外有一棵栀子树，一人高，
树冠如伞。因为推窗即见，就有一种亲切感，仿佛自
家的一样。

前两年栀子花长得很瘦弱，也没开几朵花。小
区的树木花草物业从来都是只修剪不施肥，听天由
命。爱人觉得栀子花长在窗下，挺喜欢的。于是三
天两头将鱼肠、鸡肠埋进树根下，又从网上买来专用
营养液，每天早晚喷施一遍。有段时间还念叨，要买
些木棍将栀子花围起来，免得开花时遭人“毒手”。
我说，千万别，这是小区共有的，那样会惹人嫌。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年五月份，栀子树不
仅叶子翠绿可人，而且花苞缀满枝头。那天傍晚喷
完营养液，爱人兴奋地对我说，明天将满树洁白、香
溢四邻，窗外将是小区打卡地。第二天她推窗一看，
满树的花蕾全部无影无踪。她疑惑地探出身子看了
又看，正在拖垃圾桶的保洁员告诉她，一大早几个大
妈就把含苞欲放的花蕾全掐回家了。

爱人气得直跺脚，连呼素质太差！那天她好像
“钉”在厨房间的窗户前，一见有人掐花，不是拉开窗
户，妄图以响声惊人；或者直接说：“花是给大家观赏
的，怎么能掐回家呢？”掐花的大姐、大妈甚至大爷，
没有人理睬她，依旧照掐不误，只不过有人掐几朵，
有人掐一把；有人寻快开的掐，有人连还是花骨朵的
也掐。

栀子花似乎和人赌气，今天掐了明天又冒出了
许多，这就招致更多大姐、大妈、大爷们的频繁光
顾。爱人气得不行，干脆干完家务就在栀子花旁转
悠，有人想掐花，她煞有介事地说栀子花有毒，不宜
养在家里，还真吓退了几个。她暗自窃喜，回家有
事。等到她再开窗看时，满树的花蕾又荡然无存，刚
有的成就感又轰然倒塌。

也是没办法了，那天早上，她在树上挂了块红字
小牌子，上书：药水有毒，请勿触碰，后果自负。也似
乎吓走几个掐花的。可偏偏下午一阵大暴雨，雨过
天晴，满树的花蕾不知什么时候又被掐净。

有一天早上下楼时，碰到了六楼的小张老师，爱
人诉苦般地把这事和她聊起。谁知小张老师听完，
直接说：“姐，这事好办，交给我，保证几天后满树飘
香。”爱人疑惑道：“真的？”

中午吃完饭，洗碗时，我就发现两个佩戴“绿色
小卫士”袖章的小学生在栀子花旁站岗似的，有一个
手里还拿个小本子。一个大妈刚要踮起脚来掐花，
就听一个小学生对另一个说：“1号楼马杉杉的奶
奶，记下来下午报告张老师！”大妈一愣，忙停下手
说：“千万别记，我不掐了！也别报告老师！”一连几
天，每天都有两个学生值班，花再没有少一朵。几天
后，满树洁白的花朵迎风怒放，香气扑鼻。

又在楼下碰到小张老师，爱人激动地说：“多亏
你的办法，才留住这满树繁花。”不料，小张老师却伤
感地说：“本来给孩子树立榜样的大人，却要孩子监
督。大人们看似掐了眼前的花，实则是掐了孩子心
中的花骨朵儿。姐，你说对不对？”爱人觉得小张老
师讲得深刻。

每当我再推窗观赏栀子花时，不知怎么的，那满
树的花儿仿佛都变成了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睛。

蝉声欢唱蝉声欢唱
□徐卫凤

夏日晨曲夏日晨曲
□张国军

窗外的栀子花窗外的栀子花
□徐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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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再推窗观赏栀子花时，不知怎么的，那
满树的花儿仿佛都变成了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睛。

鱼尾巴摆出的水花声，蔬菜的叫卖声，扫帚
落地的唰唰声……声声都是小城生活的交响曲，
而把交响曲演奏得丰富多彩的人，则是为幸福烟
火气“加油添薪”的劳动者。

蝉的一生像极了人的成长，人也要向蝉学
习，学习它的抱团精神。我们还要向它学习，
生命来之不易，活着就要热烈，奔放，喧响。


